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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专题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建交 50 年回顾、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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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2 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两国经贸关系开始步入正常轨道。特别是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以后，中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日本对华投资惠及两

国企业和国民，促进了各自经济增长。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经贸秩序深刻变革、中美博弈加剧、新冠疫情突
发和持续、俄乌冲突爆发的新形势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快，日本也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其对华直接投资出
现一些变化和动向。面向未来，中日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妥善解决投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新

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 ; 日本企业 ; 产业链供应链 ; 中美贸易摩擦 ; 新冠疫情
【中图分类号】F133． 130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16123 / j． cnki． issn． 1000 － 355x． 2022． 05． 001
【文章编号】1000 － 355X( 2022 ) 01 － 0001 － 12

【收稿日期】2022 － 07 － 3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经济政策与经济战略研究”( GJ08 － 2017 － SCX － 2975 )
【作者简介】徐 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 2022 年，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俄乌冲突爆发，国际经贸形势更加
严峻复杂，各国和地区进一步加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日本迎来两国建交 50
周年。作为首个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日本的对华投资政策及动向
广受关注。本文将回顾中日建交 50 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历程，探讨日本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
主要问题，展望日本对华投资走向，以促进新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

一、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1972 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日经贸关系主要限
于民间贸易往来，双方先后签署了 4 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 LT 贸易协定①。1978 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从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逐步发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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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2 年 11 月，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原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以民间形式在北京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
忘录》，由于中日双方代表的英文名字首位字母分别为“L”和“T”，也被称为“LT贸易协定”。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尝试奠基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制造业大企业开始尝试对华直接投资。1981 年，日立在华设立福建

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1983 年三洋在华建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摸索中前
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美国贸易逆差急剧扩大、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85
年 9 月美国促使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1984 年度，日元兑美元汇率平均为
244 ． 2 日元，1986 年度上升到 159 ． 8 日元，1988 年度进一步升至 128 ． 3 日元［1］。
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下降，加之其国内规制较多、运营成本较高、市场趋

于饱和，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此时的中国开放不久，不仅国内劳动力、原
材料等成本低，市场庞大，与日本地理位置临近，而且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于是，中国成为日本
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对象，日本制造业出现首轮对华投资热。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
集中在中国沿海经济特区，规模比较有限，1979—1990 年实际投入累计额为 29 ． 9 亿美元，但因外
国对华直接投资均处于摸索阶段，其占比达到 14 ． 5%。
( 二)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日经
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日本企业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投资热。1991—1996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年
均约 40%的速度增长，1995 年的实际投入额增加到 31 ． 1 亿美元，超过 1990 年时的累计额。对华
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带动了日本对华机械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出口和“逆进口”，促进了双边贸
易增长。1996 年，中日货物贸易额达到 624 ． 3 亿美元，比 1993 年增长了一倍左右［2］，远远高于两
国建交时的约 11 亿美元［3］。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企业收益减少，
日企对华直接投资有所回落，2000 年实际投入额为 29 ． 2 亿美元( 参见表 1 ) 。

表 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

金额

( 亿美元)

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

投入额中所占比重 ( % )

1979—1990 29． 9 14． 5

1995 31． 1 8． 3

2000 29． 2 7． 2

2005 65． 3 9． 0

2010 40． 8 3． 6

2011 63． 5 5． 1

2012 73． 5 6． 1

2013 70． 6 5． 7

2014 43． 3 3． 4

2015 31． 9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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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

金额

( 亿美元)

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

投入额中所占比重 ( % )

2016 31． 0 2． 3

2017 32． 6 2． 4

2018 38． 0 2． 7

2019 37． 2 2． 6

2020 33． 7 2． 3

2021 39． 1 2． 3

资料来源 : 日中経済協会 ． 日中貿易統計［J］． 日中経協ジャーナル，2000 年 5 月号 : 45 ( 对华直接投资为中方统计数

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0［R /OL］． ( 2020 － 12 － 09) ［2022 － 06 － 29］． https: / / fdi． mofcom．

gov． cn /come － datatongji － con． html? id = 1468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1［R /OL］． ( 2021 － 12

－ 20) ［2022 － 06 － 29］． https: / / fdi． mofcom． gov． cn /come － datatongji － con． html? id = 1536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2021 年 1 － 12 月中国—日本经贸合作简况［EB /OL］． ( 2022 － 03 － 22) ［2022 － 03 － 22］． http: / /www． mofcom． gov． cn /。

( 三)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张深化时期
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 ，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经济继续保持增
长，国内营商环境日益改善，日本企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再次掀起对华投资热潮。如表 1 所
示，2005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 65 ． 3 亿美元，比 2000 年增长约 1 ． 2 倍，在外国对华
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从 7 ． 2%上升到 9 ． 0%。受日本对华投资前期增长过快、中方调整外资政策、
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国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2010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回落至 40 ． 8
亿美元，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亦下降到 3 ． 6%。
随着中国服务业市场不断开放、经济结构转型，跨国企业调整对华投资战略，日本对华机械、

电子、相关零部件等制造业以及金融、咨询、研发等服务业投资趋增，一些大企业相继在华设立研
发中心，推进生产经营现地化。由于投资与贸易存在互动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展深化，促
进了中日贸易增长。2002 年，中日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 1 000 亿美元，2006 年跨越 2 000 亿美
元［4］。到 2010 年，中日货物贸易额达到 3 018 ． 9 亿美元，对华贸易约占日本对外贸易的 1 /5［5］，
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 对日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10%，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
次于欧盟和美国［6］。
( 四)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波动调整时期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大地震突发并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导致日本国内出现电力供应不
足、部分供应链断裂等现象。同年下半年，泰国北部洪灾给在泰拥有大量投资的日本汽车、电子产
业供应链造成冲击。日本企业投资开始更多地考虑国内地理环境、自然灾害等因素，着力简化产
业链供应链环节，促进海外生产、营销网络多元化。在此情况下，中国成为日企投资的重要选择对
象。从表 1 中可见，2012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创下 73 ． 5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在外国
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回升至 6 ． 1%。
遗憾的是，2012 年 9 月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边经贸合作陷

入低迷。2014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减少到 43 ． 3 亿美元，2016 年进一步降至 31 ． 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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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相当于 2012 年的 40%左右，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占比亦连续走低，2016 年为 2 ． 3%。当
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政治因素外，也受到中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
上升、国内竞争激烈以及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下日元贬值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日本在
2015 年仍成为第一个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达到 1 000 亿美元的国家［7］。

2017 年春季以后，中日关系逐步向好，双方经贸合作回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止跌企稳，2018
年实际投入额为 38 ． 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 5%，中日货物贸易也重返 3 000 亿美元以上［4］。随着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中美相互大范围加征关税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和蔓
延，全球经贸活动放缓。2019—2020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同比减少，2020 年降至
33 ． 7 亿美元，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为 2 ． 3%，至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为
1 190 ． 7亿美元［8］。进入 2021 年，疫情持续下国际市场需求不振，而中国经济增长 8 ． 1%，成为世
界经济的“稳定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 39 ． 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 0%，但如果与外
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幅相比较，其占比并未提升。可见，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
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波动中调整，2014 年以后实际投入额徘徊在 30 亿 ～ 40 亿美元
( 见表 1 ) 。
纵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每一轮日本对华投资热，都与

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分不开。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90 年代初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21 世纪初 WTO 的加入，有力促进了日企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展。其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带动了中日贸易增长，促进中国优化产业结构

和贸易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就业，同时也使日本企业构建起更加完备的海外生产
网络、积累丰富的国际市场营销经验、提高国际化运营水平。其三，日本率先成为对华直接投资实
际投入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表明中日两国之间已形成密切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中国是

日本企业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其四，随着日企在华业务的深化、现地采购率的提高
以及“地产地销”模式的发展，一些供应链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贸易来完成，未来中日贸易在量上
的增长空间有限，但这并不意味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减弱。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中日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根据近年来中国
日本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针对拥有海外业务的日本企业展开的调查结果，
日企对华直接投资及在华经营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
在法规制度和行政管理方面，在华日企反馈最多的意见是 : 中国法规政策不透明且变化快，地

方之间规章不统一，政府审批和认证手续繁琐，业务办理时间较长。比如，中国日本商会征集的在
华日企意见包括: 《出口管制法》( “再出口”“视同出口”“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等) 、《外商投资安
全审查办法》( “自主申报的必要范围”等)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
“采取歧视性措施”等)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何种情况下适用等判断标
准) 等法规中的一些概念和标准不够具体和明确 ; 企业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 ( FTA) 进行贸易活动
时，出现与协定条文相矛盾或条文中没有的要求 ;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所规定的行业范围、对象、执
行标准在不同城市有所不同，企业难以对相关项目的影响作出预判和规划。随着互联网、数字化
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的制度性保障越来越成为日企的一大诉求。
在对外开放方面，日本企业希望中国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在一些领域放松对外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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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取消或放宽对烟草、药品、书籍等零售业经营限制，对线上音乐发行、数据中心、云服务等电
信增值业务及外国企业和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制作、流通、销售、外汇汇款等减少限制，更多地采
用国际规则和标准。在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很多日企呼吁中国政府放宽对人员往来的限制，
取消各地自行采取的追加隔离措施，缩短隔离时间，改善隔离条件，尽快恢复中日间直航，增加往

返航班。
在市场竞争方面，在华日企认为中国存在一些有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外资企业与内资

企业未能享有同等待遇，并希望中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例如 :
《反垄断法》中关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标准，市场范围的划定方法等需要更加明确; 《外商投资法》
中规定的“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在《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中也有必要作出明确规定，允许当事各方协商决定许可技术的保密期限、范围等［9］; 政府采购需要
营造进口商品与本国产品平等参与的环境。
此外，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及在华经营还面临中国国内运营成本上涨、同业竞争加剧、人才留存

和招聘难、客户维护和开拓难等问题，也有日企担心近几年中国颁布实施的多项新法令会增加企
业其他成本。对于日企反映的上述意见和问题，如果确实存在，就需要积极应对，这既有利于日本
对华扩大投资和深耕中国市场，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事实上
中国一直在努力改进和完善国内营商环境。

1 ． 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中国正在努力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及

其执行体系，对每一项法规政策的适用范围、具体对象、落实办法等尽可能明细化、具体化，并且在
执行和解释上加以统一，如对相同产品的进出口申报、相关法规政策的运用等实行统一标准，减少
窗口的酌情处理权。在法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尽可能给相关日企等外资企业与政府部门直接进
行沟通交流的机会，充分听取外企意见，增进其对政策的了解和理解。随着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在
环境污染治理、评估等方面需要尽快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避免突发性检查或临时提出要求，并
根据企业的实际表现实施奖惩制度。另外，政府还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流向，为外企进入新
业态、开创新模式创造条件。
在当前各国和地区强势推进数字化的形势下，有必要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通过数字化、网

络化等手段提供统一化、标准化、便利化的公共服务，建设快捷、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部
门可依托网络平台，面向外资企业加强数据信息开放共享，及时介绍法规政策的变化，对相关概

念、适用范围及适用与否的判断标准等进行统一解析 ; 在实施新的规章制度之前或制度变更时，及
时将信息刊登在相关网站，给外企预留理解和准备的时间 ; 推广应用电子证照，扩大贸易通关的无

纸化，简化通关手续，缩短业务办理周期 ;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对经营者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指南，如

介绍中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和进展，使外企明确在华用人的判断标准，以便形成更多的

确定性和良好预期，制定对华投资长期规划。
2 ．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公平有序竞争的统一大市场
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并不断施压，倒逼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如降低汽车领域外资准入

门槛 ; 提前取消证券、寿险等外资股比限制 ; 实施和缩减负面清单、减少非关税壁垒等，使外资企业
更多地参与和融入中国市场，推进市场化。新冠疫情也未能阻断中国开放的进程，如 2020 年 6 月
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及设备、生产原辅料进口等减
免税收，放宽政府采购、入境等方面限制 ; 2021 年 12 月发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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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单)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分别减
少到 31 条和 27 条，压减比例为 6 ． 1%和 10%［10］，而且不断完善管理制度，这既回应了外企的诉
求，也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

2022 年 4 月，中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将着力打破地方壁垒，建立统一
的市场制度规则，规范不当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使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降低企

业交易成本，以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年 5
月，商务部发布有关年内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通过在部分地区梳理企业开展内外贸经

营中所遇到的制度性问题、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及贸易政策合规评估等，提出相关问题和需求清单，
旨在修订地方法规中有碍内外贸一体化的规章，纠正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不公平做法，减少隐性
壁垒，计划 3 年后推广形成的经验与模式。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畅通内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结构升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也有助于促进高水平的“外循环”，留住和吸引包括日企在内
的跨国企业。

3 ． 加强对外企知识产权等利益保护，提高其 FTA 利用率
保护知识产权是在华日本企业提及较多的问题。2020 年 1 月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包含保护商业秘密、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延长专利有效期、地理标识、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电子商务
平台盗版假冒商品以及加强知识产权司法执行等内容，这不仅是美方对华的诉求，在中国大力推

进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快速增长的形势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和健全相关法规政策，更是中
国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2020 年以来，中国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法规制度体系，如修改《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大幅提高了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上限，确立有
关互联网著作版权的保护条款，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的审查
规则，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2021 年，中国开始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 2021—
2035 年) 》，继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改革，提高法治化水平，促进相关国际合作与竞争。在这
种趋势下，在华跨国企业的品牌和研发成果、知识产权认定及申请流程、纠纷处理等将处于更加公
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面对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有必要设立专项工作组，帮助在华日企等跨国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譬如，疫情持续下与日企协商和解决复工复产、人员流动、物流运输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中日社会
保障条约，保护在华员工利益。另外，协助在华日企利用好中国已签署和生效的 21 个 FTA［11］，降
低企业经贸成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针对进驻在各国和地区的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对所在
地现有 FTA 的利用率平均为 57 ． 7%，而在华的利用率仅为 41 ． 8%，明显低于整体水平，其中约四
成企业没有利用的理由是“不知道相关制度及手续”［12］。由此可见，日企对中国已有 FTA 的了解
和利用尚不充分，需要建立专业性 FTA 机构，面向在华跨国企业扩大宣介，推广和培训相关知识，
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国的 FTA 进展情况、主要内容、手续流程，指导其实际运用和操作，以享受自贸
协定带给企业的实惠。

三、新形势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向及趋势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日企在华经营的因素较多，根据“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它既包
括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等直接诱发要素，也包括投资方投资政策法规、接受投资方的外
资政策、涉外法规、基础设施、政局稳定性以及双方协作关系、市场利率、汇率波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展等间接诱发要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快速发展，国际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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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新冠疫情持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提速，跨国企业纷纷探

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日本企业也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一些动向和趋势。
( 一) 大变局中日本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

对华直接投资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判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投资趋势，首先需要

把握日本对外投资的总体布局走向。随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日益增多，主要国家出现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倾向。2021 年 2 月，拜登签署总统令，要求政府各部
门在百日或年内提交有关美国主要供应链风险及应对方案，涉及半导体、医药品、稀土、大容量蓄
电池以及国防、信息通信技术、能源、运输、粮食等重要物资和领域。德、法等欧盟国家也纷纷收紧
对外经贸政策，防止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外溢，谋求降低关键产品、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以增强本
国经济韧性和自主可控性。在此形势下，日本也越来越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
由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十分密切，2021 年自美进口额占其总进口的 10%，对

美出口额占其总出口的 18%，仅次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13］，同时中国、美国也是日本重要的投
资对象国，中美贸易摩擦及加征关税措施不可避免地波及一些日本企业，使其重新审视和调整海

外投资布局。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发及持续，扰乱了全球供应链，2022 年 3 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则
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紊乱。日本对粮食、能源等需求主要依赖进口，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全球重要
的粮食产地，俄罗斯也是一次性能源及钛、铝等金属的主要产地，在 2020 年日本煤炭、液化天然
气、原油进口中，自俄罗斯的进口量分别占 12 ． 5%、8 ． 2%、4 ． 1%［14］，乌克兰还是生产芯片的原材
料氖气的最主要产地。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下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芯片荒”加剧，日元大幅贬值，
日本国内物价不断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再次感受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及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2022 年 5 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今后将着力提高半导体等战略物资在
国内的生产能力。
近几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助推日本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及对外经贸关系。2018 年

以来，日本先后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日欧 EPA) 、“日美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中疫情下达成的 RCEP
自 2022 年 1 月生效，这一历时 8 年谈判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从此诞生。RCEP 将给成员国带来
“贸易创造”、促进投资及企业竞争等效应，使之前分散的双边 FTA、次区域合作、多边 FTA 得以整
合，形成一个共同市场，在自贸区内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标准，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链构建及经济发

展，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在 RCEP 框架下，日本首次与中国、韩国达成关税
减让安排，形成制度性的经贸关系，相互间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投资便利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减

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日本企业调整海外投资布局，从而影响对华投资。
在全球经贸秩序震荡重塑的形势下，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也间接影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譬

如，英国于 2021 年 1 月正式脱离欧盟，不再享有欧盟区域内权益，失去了欧盟“桥头堡”地位，也
不再享受欧盟已有约 50 个自贸协定所赋予的优惠条件。脱欧后的英国，也收回法律、移民、预算
控制等权力，具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签贸易协定的自主权，可以重新考虑关税、环境、能源电力、
劳动力流动、食品以及制品标准等问题。这意味着，在英日企对欧盟贸易的关税率较以往提高，生
产经营成本上升，有日企将原来在英国的部分业务迁移或压减，如富士通公司削减了在英办事处

的部门和人员，英脱欧也促使日本与欧盟之间被拖延的 EPA 谈判提速。再如，升级版“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 NAFTA) 即美墨加贸易协定 ( USMCA ) 自 2020 年 7 月生效，新协定强化了贸易管理、
劳动等规则，在轿车领域引入复杂严苛的原产地规则，如整车的区内附加值比率须达到 75%，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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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汽车零部件均须产于北美，整车使用的铁、铝须 70%以上为北美原产材料［15］，当地日企只有满
足这些要求，才可享受区内关税等优惠。可见，英脱欧、USMCA 生效等重大事件，促使相关日企调
整对欧洲、北美地区的投资规划和运营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规则，而在重新审视调整海外投资
和产业布局的过程中，也会间接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 二)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趋于审慎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下降、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中日关
系新老问题交织，日本有意“去中国化”，推动“中国 + 1”投资战略，鼓励企业从中国迁出部分生产
到第三国，以降低对华经济依存度。中美出现贸易摩擦后，日本“去中国化”意向升温。2019 年 9
月《日本经济新闻》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导致约 1 /4 日企生产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受到
影响，有的企业开始转移直接受到影响而收益下降的部分生产，以降低成本，规避中美博弈长期化

可能带来的风险 ; 有的企业对华投资意愿下降，暂缓对华投资 ; 多数企业在评估是提高相关产品价

格来抵消加征关税的成本高，还是转移在华生产的成本高。
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中国 + 1”战略呈升级态势。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约占 1 /5，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间产品，尤其汽车、电子零部件等相互依存度较高。据统计，2019 年，日本进
口汽车零部件的约 37%来自中国，日系汽车约有 18%在中国销售，仅低于美国和日本国内市场 ;
日本电子零部件出口的约 35%面向中国，进口的约 19%来自中国［16］。新冠疫情初期，中日间供
应链受阻，日产公司等部分日企因零部件供应短缺而被迫“停产待件”，日本约 3 /4 依赖从中国进
口的口罩也一时断供［17］，这促使日本加快向缩短产业“链条”、掌控核心环节、推进产业本土化、
区域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减少对华依赖，分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从而提升本国产业的“自
主性”和“不可或缺性”。在 2020 年 4 月安倍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包括一
项内容 : 补贴和协助日企将在华生产基地迁回国内或向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不仅如此，日本与美印澳等“志同道合国”在紧急物资、战略物资及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链供应

链构筑上积极加强合作。在 2020 年 7 月内阁会议通过的“经济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中，日
本提出与“志同道合国”合作，促进本国供应链多元化。2021 年 4 月，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宣布
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 SCRI) ，同年 9 月与美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共同探讨半导体
供应链计划、半导体及其重要部件供应链安全保障、稀土供应链构筑等议题。2022 年 5 月拜登访
日期间，日美首脑就新一代半导体开发、网络、航天以及新兴技术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共识，日本还
积极参与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上述协议和行为虽未明确针对中国，但客观
上中国所受影响最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日本产业政策走向及其牵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几年的确出现日企减少、暂缓对华直接投资或转移在华生产的情况。譬

如，欧姆龙公司因在华生产的车载零部件、健康相关产品成为美国加征关税对象，从中国向美国出
口的成本明显增加，将这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工厂 ; 理光公司自上海、深圳对美出口业
务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复合机生产从中国迁往泰国 ; 旭化成公司将其在华汽车零部件生

产迁回日本国内，以避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措施。可见，部分日企出于规避地缘风险、保障产业链
安全及降低成本等因素考虑，收缩在华生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21 年针对日本制造业和非制
造业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将美国视为未来 3 年扩大海外事业对象的企业占 49 ． 0%，首次最多 ;
对于此前居首位的中国，日企扩大现有据点的意向有所增强，但有意新进入投资的日本企业占

45 ． 9%，比上一年调查时有所减少［18］，表明日企对新进入中国市场持谨慎观望态度。
( 三)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调整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在 1978 年提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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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产业扩张论”，即当一国某些产业在本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失去或即将失去发展空间
时，成为该国的“边际产业”，而这类产业在某些国家正处于比较优势或潜在优势地位，该国应从
本国“边际产业”开始逐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顺
序便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向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变，这一演变过程
符合国际分工和比较成本原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等成本上升，
日本在华先期投资的一些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企业盈利空间缩小，像服装、鞋帽、杂货等劳动
密集型或代工型企业将生产转向成本较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如 2011 年进入柬埔寨的日本企
业接近过去的累计数，其中多为劳动密集型［19］。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

国更是加大了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在此情况下，中日双方的需求逐渐发生
变化，日企对华投资结构及对华期待也在发生变化，但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未改变。以日
本制造业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为例，随着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兴起，主要国家制定“碳中和”
目标，作为生态环境的一大污染源，汽车产业亟待转型，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广阔。目前，中国电
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一半，并且正在加快建设相关配套设施，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潜力巨大，日

本各大车企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强化汽车电动化战略。2022 年 4 月，本田公司在中国开发的首款
电动汽车上市销售，计划在湖北省和广东省建立电动汽车工厂，2023 年以后将向欧洲出口［20］。
丰田、日产公司也相继在华投入新款电动汽车，增加新能源汽车的产能。不仅如此，日本生产新能
源汽车配套产品的企业也瞄准中国市场，如日本电产株式会社于 2022 年 5 月宣布，在浙江省平湖
市开设面向电动汽车的 E － Axle 电机系统旗舰工厂，这是电产公司在中国建设的第四个、也是最
大的 E － Axle 电机厂。该工厂将生产电机及逆变器、齿轮等电动汽车相关配件，从 2023 年 10 月
开始运营，预计 2024 年度年产能可达 100 万台［21］。
在非制造业领域，伴随中产阶级群体扩大，中国消费升级孕育了新的消费潜力，居民对高端优

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随之日本对华零售、餐饮酒店、休闲娱乐、健康医疗、物流运输及食
品等领域的投资呈现增势。譬如，2020 年 11 月，日本食品业巨头之一的明治公司宣布，投资约
103 亿日元在华新建冰淇淋工厂，计划在 2024 年 3 月之前投产，由此其在华冰淇淋产能将增加约
1 ． 3 倍，这是明治公司继在华南地区增资后，在华东地区进一步扩张业务［22］。再如，2018 年伊始，
日本无印良品酒店在深圳推出全球首家店铺，其后在北京前门再开新店。2020 年 10 月，日本连
锁便利店罗森在华店铺数首次超过 3 000 家，与 2017 年相比成倍增长，并计划今后继续扩张。如
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发生，估计进入中国的日本料理店、啤酒屋等餐饮服务类企业会比现在多。据
日方统计，2021 年日本对华非制造业投资增加 6 ． 0%，在对华投资中的占比上升到 39 ． 3%，同比
增加 4 ． 1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相比则提高了 13 ． 4 个百分点［23］。新形势下日本对华贸易结构也
在发生变化，如日本对华农林水产品出口持续扩大，2021 年出口额达 2 223 ． 5 亿日元，同比增长
35 ． 2%，比 2017 年则增长了 1 ． 2 倍，在日本对外农林水产品出口中的占比亦连年上升，从 2017 年
的 12 ． 5%升至 2021 年的 19 ． 1%，提高了 6 ． 6 个百分点［24］。
除了行业领域出现结构调整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也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

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在华生产营销活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进入 21 世纪，中国开始推进和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国内
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加之“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取得进展，日本企业在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的投
资趋于增加。罗森就成为安徽省首家外资品牌便利店，2018 年 7 月在合肥市的首批 5 家门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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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业，并着眼于构筑集食品生产、销售、运输为一体的运营网络。在近年日本“7 － 11 便利店”新
增的门店中，以成都等中部地区居多。
( 四) 中国作为日企重要投资对象的地位尚难被取代

2020 年 4 月，安倍政府出台了一项有关补贴和协助日企将在华生产迁回国内或向东南亚等地
转移的措施，旨在分散风险、减少对华依赖。首批获得补贴的企业以生产防护品、医疗用品为主，
如爱丽思欧雅玛( Iris Ohyama) 公司迁出中国，利用政府补贴金在宫城县的一家工厂生产口罩及原
材料，形成独立的口罩供应链。获得补贴的企业海外迁移地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如生产硬盘部件
的豪雅( Hoya) 公司迁往越南、老挝 ; 信越化工公司将稀土磁铁生产转移到越南 ; 住友橡胶工业公
司将橡胶手套生产迁移至马来西亚。承接日企生产转移的国家也表现出积极意愿，努力改善营商
环境，在土地使用、税收缴纳等方面给予优惠，有的国家还探讨修改有碍外国企业投资和经营的法
规政策。
日本之所以将东南亚国家作为海外转移生产、促进投资多元化的重要对象，主要有几方面原

因。一是突破自身条件制约寻求发展。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能源资源匮乏，少子老龄化形势日益
严峻，劳动力供给不足，运营成本较高，这些因素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二是东南亚地处战略
要地。该地区是日本长期深耕的市场，也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日本政府要员频频出
访东南亚国家，谋求加强政治关系与经贸合作，像索尼、佳能等日本大企业在这一地区均有大量投
资。三是东南亚地区基础条件和经济前景良好。该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劳动力成本相对低，
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并且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有自由贸易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区内

企业可利用“原产地”标签降低经贸成本。
日本对东南亚等国家增加投资、转移在华生产的意向，是否意味着日企今后不再重视中国市

场或者会大规模撤离中国，答案并非如此。首先，中日之间产业深度融合而且仍具互补性。目前，
从中日货物贸易结构来看，机械、电子设备、化学、原料制品是中日间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主要
产品，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已处于较高水平。从货物贸易收支来看，中国对日纺织品、食品、家电等
贸易基本处于顺差，对日汽车、化学制品等贸易基本处于逆差［4］，表明两国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
补性。其次，日企在华收益率相对较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2021 年，在华日本企业中
有 72 ． 2%获得盈利，比上一年调查时提高了 8 ． 7 个百分点，创下 2007 年开展该项调查以来的最
高值，盈利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在当地市场销售额增长”“出口扩大促进了销售额增长”等［25］。企
业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日企很难与中国市场真正“脱钩”，海外投资取向归根到底还取决于企业
利益权衡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再次，多数日企看好中国市场潜力及未来前景。在疫情叠加中美贸
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彰显了韧性，而且进一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

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完善法制环境，使开放预期更加稳定。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发布的最新调
查报告，日本制造业企业因看重中国市场的成长性和规模、产业集群、生产加工基地、收益性等因
素，将中国作为中期投资对象的首选国［26］。在 2021 年 10 月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日本
企业不仅参展数量多，而且展位面积扩大，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另外，在华日企越来越注重
“地产地销”、服务网络建设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投入，这会弱化其转移生产的动力，况且制造业
生产的大规模搬迁需要一段时间，也需要承接地在硬件设施、人力资源和素质、法规环境等方面具
备一定条件，而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市场空间。
综上分析可见，日本企业轻易不会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作为其重要生产基地和销售市

场的地位一时难被取代，如同韩国贸易协会 ( KITA) 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在一项政策报告中所指

·01·

2022 年第 5 期



出的那样，在中国工资上涨、中美贸易摩擦等情况下，韩国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应考虑将生
产基地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在中高端制造业以及市场容量等方面，中国完全不可替

代［27］。近两年疫情持续下，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热情不减，2022 年前 5 个月实际投入额折合美元同
比增长 22 ． 6%［28］，印证了中国市场“磁力”十足，也折射出外资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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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trospect，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Sino － Japan＇s

Diplomatic Relations for 50 Years
XU Mei

(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In 1972，China and Japan formal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and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gan to enter a normal development track． Especially after China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Sino － Japan＇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Jap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Ja-
p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nefited the companies and citizens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osted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rapi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
tion，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the long － term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OVID － 19，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n-
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is accel-
erating，Japan is also actively adjusting its industrial layout，and has shown some changes and trends in di-
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Facing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and Japan to further strengthen eco-
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proper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vestment field，so as to promote
Jap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o a new level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apan＇s enterprises，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Sino － US
trade friction，COVID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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